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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油 在 中 东 战 争 中 的 作 用: 论 争、
演 进 逻 辑 与 现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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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百年的中东战争史是用石油串联起来的历史，这是大部分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共识。这种把中东地区所有战争的驱动都指向石油

的话语深受资源战争逻辑和能源现实主义基调的影响，导致石油因素对中东

战争抑制作用的探究被忽视。实际上，石油因素既能催化战争，亦能抑制战

争。获取石油资源、石油权力的诱惑以及石油收入的支撑，增加了国家通过

武力解决利益争端的意愿，而对占领成本、报复风险、外力介入的担忧和对

合作收益的期许则是冲突双方放弃对抗与停止战争的重要考量因素，战争的

最终走向取决于国家对石油收益与战争成本的综合权衡。石油因素在中东战

争中的两种作用，体现在利比亚与乍得战争、两伊战争等催化案例，以及巴

林与卡塔尔的哈瓦群岛领土争端、埃及与以色列的“六日战争”、海湾战争的

抑制案例之中。鉴此，在全球能源转型和军事技术变革的今天，围绕中东石

油资源控制权爆发冲突的频率是不确定的，但国家为获取该地石油资源而发

动大规模战争的概率不大。未来，发动石油战争成本的边际化、石油产业相

互依赖的常态化和域外大国协调机制的制度化，将有效避免利益相关方因中

东石油资源而陷入“石油战争神话”的话语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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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石油在人类历史进程中

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不言自明。随着第二次能源革命的扩散，石油成为影响国

际体系中权力和财富分配的关键变量，进而影响全球合作和冲突的格局。由

于石油资源具有转换为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其他国家核心资源的累积性①，人

们常常将围绕石油资源控制权的争夺视为国家间战争的主要动因。② 自第一次

世界大战爆发石油被视为关键战略资源始，中东地区为争夺和控制石油资源的

对抗乃至战争从未停止过。在国际层面，石油对中东国际关系的影响很大程度

上以石油霸权的方式体现。《凡尔赛条约》墨迹未干，协约国就拟定了对奥斯曼

帝国在中东地区石油利益进行瓜分的细节。之后，为了确保在全球经济与政治

角逐中的主导地位，大国围绕中东石油的武力干预和排挤斗争持续至今。在地

区层面，中东地区的冲突无论是由历史积怨、地缘纠葛、教派冲突、族群纷争

还是其他原因引发，只要有石油因素的介入，这些冲突往往都会被催化和放大。

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十月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

争等事件中，石油因素均扮演着重要角色。似乎过去一百年的中东历史是为攫

取和控制中东石油资源而战斗的历史，任何其他因素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基于上述历史判断，在关于石油在中东战争中到底扮演何种角色的争论

中，大多学者通过历史梳理和模型推演建构起中东战争诱因谱系中的石油催

化话语，其基本假设是石油资源的经济利润和战略价值值得国家为之一战。

基于此，石油催化战争话语成为分析石油与中东战争关系的动因逻辑。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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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国际关系领域，资源的累积性是一个长期存在分歧的问题。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这个问题

的看法通常隐藏在复杂的理论假设之中，很少对其进行量化分析。斯蒂芬·范·埃弗拉提出，“资源

是否具有累积性的关键在于能否帮助拥有者保护和获得其他资源，当资源具有更高的累积性时，国际

政治就更具有竞争性，因此也更具暴力性。”参见 ［美国］ 斯蒂芬·范·埃弗拉著: 《战争的原因: 权

力与冲突的根源》，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
See Ｒobert Goralski and Ｒussell W. Freeburg，Oil ＆ War: How the Deadly Struggle for Fuel in WWII

Meant Victory or Defeat，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Inc. ，1987; David Yergin，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Money，and Power，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92; Michael Klare，Blood and
Oil: The Danger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s Growing Dependency on Imported Petroleum，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2005; Jeff D. Colgan，Petro － Aggression When Oil Causes Wa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Timothy C. Winegard，The First World Oil War，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6; Matthieu Auzanneau，Oil，Power，and War: A Dark History，London: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2018; 王丰、刘洪义、李建华著: 《石油资源战》，中国物资出版社，2003 年版; ［美国］ 威廉·恩道

尔著: 《石油战争》，赵刚、旷野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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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 战争并非获取石油资源的唯一手段，且石油战争

所带来的资源消耗和国际干预并非所有国家都能承受。相反，持石油抑制战

争话语者认为，鉴于全球石油供需关系呈现相互依赖的态势，经过成本—收

益理性计算的国家对通过武力获取石油资源的选项相对谨慎和克制，主要基

于两方面原因: 一是由于石油贸易的多元和石油替代品的出现，国家能够通

过其他途径保障能源安全; 二是国家通过武力获取石油资源的代价高昂，且

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但受资源战争逻辑和能源现实主义基调的影响，石油

抑制战争话语的研究遭到忽视。在新旧能源交替和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变化之

时，有必要对石油与中东战争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度剖析。

事实上，要准确评估石油与中东战争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石油和

中东战争的关系是什么? 石油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国家间战争，又在多大

程度上缓和国家间矛盾? 催化战争与抑制战争背后的话语逻辑和作用机制是

什么? 厘清上述问题，有助于相关利益方尽早采取措施，及时止损，避免不

必要的流血冲突。因此，本文在梳理石油催化中东战争和石油抑制中东战争

两种话语生成逻辑的基础上，以 1912 年至 2010 年中东地区石油争端和战争

为数据样本，捕捉相关联的催化因素和制约因素，将中介因素的成本权衡与

战争爆发和战争终止过程联系在一起，并加以案例分析，系统揭示石油在中

东战争中的作用机制。这里有三点需要说明: 其一，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对

中东战争现象内在动力机制把握的基础上，阐释石油因素并非诱发中东战争

的直接动因，并强调石油因素对中东战争的抑制作用。本文的研究并不是颠

覆和驳倒石油战争的现有理论，而是对现有主流理论所忽视的石油抑制作用

进行补充研究，以深化我们对石油与战争之间逻辑关系的理解。其二，本文

通过案例分析阐释石油因素对中东战争的动态作用，其中案例的选择主要限定

于中东地区与控制石油资源相关的冲突与战争，二者的区分在于双方冲突的伤

亡人数是否超过 1 000 人。其三，本文的研究将涉及石油争端的国内冲突和国内

战争排除在外，原因是它们在不同的环境下发生，并且为不同的力量所驱动。

一 催化或抑制: 石油与中东战争的话语论争

回顾中东战争诱因的研究谱系，关于石油因素的探析是晚近之事。20 世

纪初以来，随着世界大国和全球资本聚焦中东石油资源，石油与中东战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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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研究方才崭露头角。学界和政界对石油因素在中东战争中的作用机制的

讨论十分活跃，并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证话语: 一种是石油催化战争的

现实主义论证话语，另一种是石油抑制战争的自由主义论证话语。以下梳理

包含两种话语的既有文献，以探寻两种话语生成的逻辑。

( 一) 催化话语: 国家—供应安全观—石油战争

目前而言，关于石油因素在中东战争中扮演何种角色的争论，支持石油

催化战争者占据大多数。从主体来看，石油催化中东战争话语关注的主体为

国家行为体。鉴于石油资源具有高度累积性，持催化话语者从权力的视角考

察国际关系中的石油因素，论证石油资源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共生关系，形成

攫取和控制石油资源是中东战争主要诱因的核心主张。在优先考虑国家在国

际体系中的权力与生存的现实主义理论者看来，石油资源是国家权力和利益

的关键组成部分，因为控制和获取石油直接关乎国家安全。① 汉斯·摩根索

( Hans J. Morgetlthau) 基于“军事技术—自给自足—权力政治”的增长逻辑指

出，“作为原材料的石油在军事技术的效能中发挥核心作用，决定了其对国家

权力的绝对重要性。”②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控

制石油这一关系国家安全的关键战略资源是影响国家战争决策的重要因素。

正如斯蒂芬·克拉斯纳 ( Stephen Krasner) 所言，“动用武力控制大多数原材

料的做法是不明智的，但石油资源除外。”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控制中东

石油资源是同盟国和协约国的战争目标之一。英国政治家作为现实政治的忠

实信奉者，最早为控制中东石油资源开辟新战场。随后，为了维护国家安全

和谋求地区霸权，一些国家纷纷加入争夺中东石油控制权的行列之中。

从观念来看，石油催化中东战争话语的观念为供应安全观。供应安全、

运输安全以及价格安全是石油影响国家能源安全的三大要素。④ 其中，供应安

全当属首位。中东是世界上石油资源分布最为丰富和集中的地区。欧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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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aterina Svyatets，Energy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asia Power: Profits and Politics，New
York: Ｒoutledge，2016，p. 10.

［美国］ 汉斯·摩根索著: 《国家间政治: 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7 页。
Stephen D. Krasner，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Ｒ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 S. Foreign

Polic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p. 337.
Ｒobert B. Kruger，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il，New York: Prager Publisher，1975，

pp. 12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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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CE)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中东地区石油探明储量为 8 696 亿桶，

占世界石油探明储量的 56%。① 然而，石油消费主要集中在亚太、北美和欧

洲地区，2021 年上述 3 个地区的石油消费量占世界总消费量的 76. 2%。② 全

球石油资源的分布、生产、消费在地理上的不平衡造成了石油供应与需求的

对立。尤其在“耗竭资源经济学”语境下，全球石油供需正以不可逆转之势

接近临界状态的假说逐渐成为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的思维定式。③ 受此影响，

大多数国家将石油供需问题上升至国家安全高度。无论是石油消费国还是

石油生产国，甚至石油过境国在讨论石油供需问题时，均将其政治化和安

全化。与此同时，作为全球石油消费末 梢 的 民 众 对 石 油 供 应 安 全 更 为 敏

感。④ 石油供需失衡所带来的原油价格震荡会转移到国内消费体系中，民众

的恐慌与担忧给国家政治安全带来不稳定因素。面对内外压力，依赖中东

石油供应的国家会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将外交施压、经济谈判等政治影

响的手段扩张至对供应来源的直接军事控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来缓解石

油供应困境。

从行为来看，石油催化中东战争话语的行为表现为石油战争。从国际层

面看，域外大国围绕中东石油资源展开争夺的根源在于油权对霸权地位的支

撑作用。⑤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各国因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而激战正

酣、相持不下之时，英国早已将宝贵的人力和物资投入到地中海东部地区和

海湾地区。英国的意图是在战后控制石油运输通道和获得海湾地区的石油开

采权。《圣雷莫石油协议》点燃了英、美之间对中东石油控制权的逐鹿。从美

国挤进 “红线协议”到建立中东石油秩序，中东地区一直回荡着英、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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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OPEC，OPEC Annual Statistical Bulletin 2022，Vienna: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2022，p. 22.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相关数据整理。See BP，BP Statistical Ｒ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2，London:

British Petroleum，2022，p. 20.
Harold Hotelling，“The Economics of Exhaustible Ｒesources”，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logy，

Vol. 53，No. 1 /2，1991，pp. 281 － 312.
Andreas Goldthau and Jan Martin Witte，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The New Ｒules of the Game，

Berlin: 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2010，p. 1.
See Mamdouh G. Salameh，“Quest for Middle East Oil: the US versus the Asia － Pacific Ｒegion”，

Energy Policy，Vol. 31，Issue 11，2003，pp. 1 085 － 1 091; Saikou Kawsu Gassama，Mansoureh Ebrahimi
and Kamaruzaman Bin Yusoff，“The Oil Hegemonic System and Game Theory: Ｒegional versus Trans － regional
Powers in the Middle East”，Contemporary Ｒeview of the Middle East，Vol. 7，Issue 3，2020，pp. 358 －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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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石油垄断优势的争夺。① 其中，英、美两国围绕铺设阿拉伯输油管道问题

钩心斗角，导致叙利亚于 1949 年连续 3 次爆发政变。1953 年伊朗摩萨台政权

的倒台同样是英、美争夺中东石油秩序的延续。在权力不对称的情况下，面

对英国的经济制裁和美国的政治干预，伊朗石油国有化行动最终以摩萨台政

权的倒台和伊朗石油开采权从英国向美国的转移而告终。② 进入冷战时期，中

东地区的石油争夺滑向了苏联对美国所主导的中东石油秩序的挑战。在亨

利·马德兰 ( Henri Madelin) 看来，苏伊士运河危机看似是英国、法国和以

色列因石油通道受阻而围攻埃及，实则是美、苏两大阵营围绕中东石油秩序

的博弈。③ 从地区层面来看，地区国家围绕石油资源动用武力的原因在于石油

能够满足国家对战略资源和空间的追求。④ 中东国家除了通过军事手段占领石

油资源以扩张其领土和满足增加财富的欲望之外，还将石油战争视为一种改

变地区地位现状的可行路径。石油战争的胜利可以改变国际社会对国家传统

地位的认知，并赋予胜利者新的政治权力。无论是贫油国还是富油国，心存

地区野心的国家极易受石油大国地位的诱惑而陷入战争的窠臼。伊拉克之所

以将伊朗的胡齐斯坦省作为攻占目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如果成功吞并石

油资源丰富的胡齐斯坦省，伊拉克的石油储备将大大扩充，成为海湾地区真

正的石油霸主，这将提升伊拉克在该地区的话语权和领导权。⑤

( 二) 抑制话语: 系统—共同安全观—冲突管控

不同于催化话语逻辑演进，赞同抑制话语者对石油市场的运行和管控机

制抱有乐观态度，并认为全球相互依存的石油贸易关系使得石油战争既昂贵

又徒劳。从主体来看，石油抑制中东战争话语者关注的主体为系统。他们跳

脱了国家是国际关系唯一行为体的研究范式，而将研究主体指向与石油贸易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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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ader，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Ltd，2010; Ｒ Hrair Dekmejian and Hovann H Simonian，Trou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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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Geostrategic Thinking”，The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Vol. 3，No. 3，2005，pp. 11 － 17.

邢文海、冀开运: 《石油因素对两伊战争的影响》，载《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6 年第 1 期，

第 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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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多种行为体。① 随着西方大国启动中东石油资源开发，民族国家、石油

组织、石油公司、金融机构等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相继成为中东石油市场的参

与主体，且形成一套完整的石油产业链。由于石油开发涉及各个层面的利害关

系，这些行为体更愿秉持谋合作与负责任的立场。随之，各方在中东地区的石

油利益呈现出相互依赖的特征。作为石油贸易系统中的核心行为体，国家具有

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的理性计算能力。因此，国家能在各方围绕石油资源、

市场、通道展开角逐与竞争之时，对自己的行为做出适当调整，形成与全球石

油市场运行机制相吻合的石油最优配置。尤其是在将国家视为理性行为者的商

业和平论者看来，国家之间的石油贸易可以降低战争和冲突爆发频率。②

从观念来看，石油抑制中东战争话语的观念为共同安全观。随着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结束，中东石油供应问题对西方国家的影响不再局限于军事力量，

而更多地体现在对宏观经济的作用上。③ 在此背景下，中东石油的关键问题已

不再是“资源枯竭”和 “军事安全”，而是石油价格的震荡对全球经济的波

及。石油的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决定了中东石油出口国与全球石油进口国之

间存在紧密联系，并形成制度共识。一方面，进口国的石油消费模式事关中

东石油出口国的石油价值和石油收入。另一方面，中东石油出口国的石油产

量和价格升降关系石油进口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1939 年以前，国际石

油公司在开发中东石油中就 “反竞争原则”达成共识，这对行为者的产量预

期和贸易行为产生约束性影响。④ 之后，石油输出国组织 ( 即欧佩克) 和国

际能源机构 ( IEA) 相继建立，为国家参与国际石油合作提供了平台，尤其二

者的对话与合作推动了全球石油安全共享格局的形成。⑤ 从制度成本和累积成

本的视角来看，任何依赖石油的国家都应避免中东产油国陷入持续动荡，因

为战争所带来的风险远超和平贸易所带来的红利。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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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为来看，石油抑制中东战争话语的行为表现为冲突管控。正如理查

德·罗斯克兰斯 ( Ｒichard Ｒosecrance) 所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

必须在“贸易国家”和“领土国家”之间做出选择，前者关心如何通过贸易

实现资本积累，后者则痴迷于通过军事扩张获取财富。① 在商业和平论者看

来，将交织复杂的石油产业网络和石油贸易联系简化为单一的强权政治和军

事竞争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认为，制度成本迫使大多数国家放弃对中东石油

的渴求，而累积成本激励国家寻求石油合作。其一，制度成本约束国家动用

武力控制中东石油。国际石油机制对国家利己行为具有禁制作用，它限定了

国家特定的行动并禁止其他行动。如果国家考虑国际石油机制中的原则、规

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的影响，那么在国家基于自己短视的石油利益而发动战

争时，就会考虑战争决策是否与国际规范存在直接冲突，以避免因违反相关

规定而招致军事报复和国际制裁。事实上，萨达姆在发动两伊战争之前就已

经意识到，如果两国爆发战争，伊拉克的石油设施极有可能遭到伊朗的袭

击。② 其二，累积成本激励国家探寻中东石油合作。石油作为全球范围内大规

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国际贸易商品，它在国际市场上的贸易合作是非零和

博弈的，各国都可以在合作中获益。卡塔尔与巴林之间争夺石油争端之所以

能够和平解决，就在于两国未聚焦于短期相对利益，而是将眼光放至争端解

决之后两国能够获得的长远绝对利益之上。

以上对石油与中东战争关系的两种话语体系进行梳理，将分散的观点进

行整合，从“主体—观念—行为”维度对两种话语的形成逻辑进行归纳、整

理及分析不难发现，支持石油因素催化中东战争的话语占绝大多数，而石油

因素对中东战争的抑制作用往往被忽视。形成这种失衡关系的原因如下: 一

方面，受资源战争思维定式的影响，现有研究缺乏对石油抑制战争案例的充

分探讨。石油战争既具有资源战争的一般规律，又具有特殊规律。与其他资

源战争相比，石油资源的高累积性会刺激国家冒险行动，同时也会让利益相

关方阻止国家的控制行为。如果按照资源战争中 “零和博弈”的逻辑去理解

·65·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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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战争，而忽视石油战争可能变成征服者的累赘和全球对稳定高效的石油

合作的追求，将无法客观评判石油的真正价值。中东地区作为石油资源最为

富裕的地区，域内的石油合作成功案例本就少之又少，外加贪婪假说、怨恨

假说和弱国假说的影响，对石油抑制战争话语的系统梳理更加贫乏。① 另一方

面，现有研究过度关注世界大国围绕中东石油秩序的斗争，致使出现动机逻

辑与结果逻辑对等的结果。无论是对冷战前美、英围绕中东石油控制权角逐

的研究，还是冷战期间美、苏围绕中东石油秩序主导权博弈的思考，甚至冷

战后新兴大国与西方国家围绕中东石油供应问题斗争的探讨，学界均充斥着

“能源现实主义”的基调。大国博弈思维框架和话语体系犹如一把 “修辞剃

刀”，无形中强化了石油催化中东战争的话语，“世界石油秩序必然是一场零

和游戏”的偏颇论断掩盖了石油因素在抑制中东战争方面的作用。

二 演进逻辑: 石油在中东战争中的作用机制

任何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分析都是建立在对相关现象内在动力机制把握的

基础上，分析石油因素在中东战争中的作用机制也是如此。欲了解石油因素

在中东战争中的作用机制，需进行实证分析。从 1912 年到 2010 年，世界各

地共爆发 180 次围绕石油资源的争端，其中 52 次与中东有关。② 在 52 次中东

地区的石油争端中，有些冲突确实是国家为石油而战，但伤亡人数没有超过

1 000人，有些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但石油野心并非是国家决策者发动战

争的唯一动机。战争是一个利益主体 ( 国家) 做出的理性选择，必然涉及成

本与收益问题。通过对 52 次中东地区石油争端的分析，可以发现: 在石油因

素的介入下，两个存在激烈利益争夺的国家会通过成本权衡来选择处理危机

的立场和方式; 与此同时，在涉及石油控制权的地区冲突中，国家利益是自

变量，发动石油战争的成本权衡是中间变量，而战争和缓和行为是因变量。

( 一) 石油在中东战争中的催化作用机制

从中东战争的石油催化因素来看，石油领土、石油权力和石油收入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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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极易导致两个存在激烈利益争夺的国家走向战争。

第一，石油资源与领土收益的挂钩激发国家发动战争的欲望。石油是一

种具有累积性的战略资源，它能帮助国家保护和获取其他核心资源。由于石

油资源具有赋予国家维护政权稳定的权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追求地区

地位的能力，国家会非常坚定地保卫它们所拥有的石油资源，并努力为自己

更多占有且阻止他国获取更多石油资源。① 石油争端极易成为全面冲突的潜在

导火索，尤其在攫取石油资源与征服领土机会共汇时，国家当政者因石油储

量 ( 或感知到的石油储量) 提高其征服领土收益的考虑，这无疑会增大国家

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存在争议且蕴藏丰富石油资源的领土纷争情势，既会刺

激国家冒险主义思潮涌动，也会促使利益相关方对冒险主义行为进行抵抗，

从而引起国家间战争。② 在战争参与者看来，它们的入侵行为并非窃取他国

石油，而只是在捍卫国家对潜在石油资源的所有权。也就是说，每个争议

地区的主权都是不确定的，所有战争的参与者都可以合法地声称拥有该地

石油资源的开采权。在美国学者斯蒂芬·范·埃弗拉 ( Stephen Van Evera)

看来，如果资源是高度累积性的，并且暴露在国家边境附近，那么和平是

最脆弱的。③

第二，石油资源与国家权力的锚定使其成为国家军事博弈的重点。石油

作为一种重要的能源，已经超越资源、燃料和商品本身，成为一种国际政治

权力。正如美国剑桥能源研究协会主席丹尼尔·耶金 ( Daniel Yergin) 所言，

“石油，10%是经济，90% 是政治。”④ 对于全球霸权的谋求者而言，中东丰

富的石油资源是其确立和护持霸权地位的关键。霸权国家不仅需要在军事、

经济和技术领域占主导地位，还必须控制原料与资本的来源、市场以及在高

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竞争优势。⑤ 对于地区大国的追求者而言，石油资源

的获取有助于其突破等级制度的原有定位，获得新的集体承认。在众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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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看来，在石油争端中展示军事实力和赢得战争是获得地位承认的重要途

径。① 因此，国家发动石油战争的目的除了增加石油储量外，还力图通过展现

军事实力来影响整个地区体系对其地位的重新认知，因为拥有石油大国地位

就相当于在无形中具备了影响他国行为的权力。

第三，石油收入为国家的冒险军事行为提供经济基础。20 世纪六七十年

代，中东产油国对石油工业实现国有化后，石油收入呈现爆炸式增长，进而

影响国家对外政策。一方面，石油收入降低国家发动战争的决策成本。国家

作为石油收入控制和使用的主体，通过发挥石油财富对统治地位合法化的支

撑功能，来证明自己政权存在的合理性。② 具体来说，石油财富极大地削弱政

府对社会的依赖，并为统治者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和维护国家稳定提供捷径。

正如罗伯特·达尔 ( Ｒobert Dahl) 所言，“资源占有量与政治影响力存在潜在

的正相关性。”③ 统治者能够利用石油财富向民众提供福利，以获得民众对政

治系统及其运行的支持和认可。这种关系使得富油国领导人比贫油国领导人

拥有更大的决策自主权，同时降低领导人因冒险主义而受民众质疑的风险。

另一方面，石油收入为国家谋求地区主导权提供支撑。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

上有所成就，比其他国家富有，它在经济上的优势可能使它产生成为政治大

国的念头。④ 任何地区大国对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不仅需要强烈的意愿，而且

需要国家实力作为其争夺地区领导权的物质性要素。石油收入的剧增在激

发革命型领导人追求地区领导权野心的同时，也为国家安全保障能力建设

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来源。杰夫·科尔根 ( Jeff D. Colgan) 的研究表明，石油

出口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 10% 以上的石油国家，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更易

卷入军事冲突。⑤

当其他因素与石油催化因素共同作用的成本大于石油抑制因素的成本时，

石油催化作用主要表现为诱发效应和强化效应。就诱发效应而言，国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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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可以概括为对物质性利益的竞争和对象征性利益的竞争。① 其中，国家对

物质利益的竞争体现为对领土的竞争，对象征性利益的竞争表现为对地位的

追逐。石油资源的地缘属性和政治属性不仅能够助力于国家实现对领土的追

求，还能够提升国家影响力。特别是石油资源分布在争议地带时，侵略者进

行尝试的代价更小，通过武力手段占领石油领土显得更具吸引力。因此，控

制石油资源背后的领土争夺和权力竞争等负面机制一旦发挥作用，两国之间

激烈的冲突和对抗在所难免。就强化效应而言，尽管双方在冲突初期都对自

己占领石油资源的能力和战争前景持乐观判断，但围绕石油资源的军事行动

会使双方陷入“消耗战”。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拥有石油收入作为支撑

的国家更愿意为了石油资源背后的权力竞争加大投入，进而导致战争规模扩

大化和时间持久化。

( 二) 石油在中东石油战争中的抑制机制

从中东战争的石油抑制因素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占领成本因素。国家发动石油战争的目的在于占领油田，并将其

转换为其他核心资源。武力打击和军事占领曾是国家攫取石油资源最直接、

也是最有效的手段。② 随着民族主义力量的壮大，他国占领本国领土的行为对

当地民众来说是不可接受的。③ 正如克劳斯·诺尔 ( Klaus Knorr) 所言，“在

民族主义时代，军事占领行为已不再被容忍，且被视为非法。”④ 与民族主义

兴起相伴而生的是对争议石油资源军事占领成本提高现象的出现。在民族情

绪的煽动下，当地的反对团体会以多种形式袭击石油工业设施和干扰石油生

产。对于复杂的石油生产系统而言，细微的事故都有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瘫

痪。面对民众强烈的反抗情绪和持续骚扰，占领者需要为有限石油利润而投

入巨额的管理和运输成本，以维持其对占领石油资源的控制和开发。⑤ 此外，

与其他资源战争相比，对石油资源的攫取行为不存在 “一次性掠夺”。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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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斯蒂芬·范·埃弗拉著: 《战争的原因: 权力与冲突的根源》，第 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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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即便成功占领争议领土上的石油资源，占领者也无法立刻将其变现。① 对

于大多数中东国家而言，它们或许有占领争议石油地区的军事实力，但未必

有重建石油系统的能力。为了收回占领成本并且实现盈利，占领国必须在石

油生产项目中维持多年前期投资。石油系统的重建代价使得占领争议石油资

源的收益边际化。因此，有限的收益和额外的转换折扣降低了国家动用武力

占领争议石油资源区域的野心。

第二是报复风险。报复是愤怒的一种表示，通常是国家在地位受到侮辱

时的一种应激反应。大多数复仇战争都是上一场战争中的失败者对丧失领土

的反应。② 处于失望和愤怒状态下的失败者会做出诉诸武力的报复决策。受历

史恩怨和殖民遗产的影响，中东国家之间存在诸多民族瓜葛和边界纠纷。尤

其涉及石油争端时，深藏在个人和集体记忆之中的愤怒情绪会重构和强化国

家维护石油资源的决心，并为国家领导人使用武力重新夺回在上一场战争中

被占领的资源提供口实。③ 国家的报复方式众多，包括军事封锁、经济制裁和

外交施压等，其中最为极端的方式便是 “一报还一报”的军事报复，即通过

军事力量摧毁对方的重要设施，使对方的作战能力成为无源之水，迫使对方

因各种压力而放弃对争议油田的占领。④ 军事报复的风险不仅增加了国家占领

争议石油资源的代价，而且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 “反向积累”。⑤ 多数情况

下，战争的发动者在面对军事报复时，不仅被迫放弃占领的资源，而且丢失

更多资源和领土。⑥ 基于这一历史经验，国家领导人极力避免在不可能获胜的

战争中浪费过多“鲜血”和“财富”。

第三是国际干预。国际干预使得军事占领争议石油资源的成本变得昂贵。

一方面，攫取他国石油资源违反国际规范。现行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对国家发

动石油战争的行为作出严格限制。根据现代国际法确立的有关原则，凡进行

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取得或占领的领土，均为非法取得或占领。同时，《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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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明确规定，每个国家对其所有自然资源拥有自

由行使的永久主权，包括拥有、使用和处置。① 这就直接否认了武力征服占领

争议油田的合法性。国际社会不会承认占领国武力攫取争议石油资源的合法

性，而且还会联合起来对其进行制裁。为了迫使占领者撤出被占石油领土，

国际社会会通过断绝外交关系、贸易制裁以及中止国际组织成员国资格等手

段向其施压。另一方面，石油市场参与者无法容忍扰乱市场的战争行为。与

所有国际资源市场一样，石油市场对战争和动荡非常敏感，尤其是产油区的

冲突与暴力活动，直接威胁各国的能源安全和消费模式。正是对石油战争所

带来的市场震荡的担忧，石油进口国和出口国在防止石油战争爆发方面存在

共同利益。国际石油市场一直依赖于一种逻辑，即主要市场参与者被要求使

用武力来捍卫和维持其运转，具体表现为对石油垄断行为实施军事制裁。如

果一个国家控制大量全球石油储备，就可以操纵石油生产和定价，并利用其

日益增长的力量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他国家。② 因此，无论石油进口国还是

石油出口国，在面对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的任何企图时，均倾向于通过军

事干预来阻止垄断石油资源的军事冒险行为。

第四是合作收益。由于油气资源独特的战略价值和对国民经济的不可或

缺性，各国都试图在保证本国石油供给安全与全球石油高效利用之间找到一

条路径。在世界石油资源丰富地区十分有限的背景下，国家间不可避免地会

争夺石油资源。但随着全球化潮流进入世界石油市场，国家能够通过石油合

作行为获取比对抗更大的收益。一方面，石油合作存在累积性。国际合作在

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多回合博弈，而不是一次性博弈。③ 存在石油争端的国家的

共同目标都是将争议石油资源转化为国家财富，但这个目标难以通过恶性竞

争甚至战争来实现，解决争端或共同开发才能实现共赢，与之相伴的将是显

而易见的长期绝对收益。在长期多回合博弈以及累积效应的作用下，谋求长

远利益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理念激励国家突破围绕石油控制权的 “零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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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另一方面，石油合作存在互补性。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中，石油进口国

与出口国作为相关联的对象，谁也离不开谁。在此背景下，任何一方选择通

过对抗或战争的方式获取石油资源，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石油安全问题，

应对石油危机的真正全球化解决办法是加强合作。双边互补的石油合作模

式能够保障双方长期的供需合作，缓解石油短缺或油价暴涨对国内经济的

冲击。

当其他因素与石油催化因素共同作用的成本小于石油抑制因素的成本时，

石油抑制作用主要体现为自我克制和外力约束，并展现在战前和战中两个阶

段。在战前阶段，如果国家认为无论投入多少成本，国家利益因战争而受损

程度是固定的，那么国家倾向于选择搁置石油争议。尤其是冲突双方认为和

平解决石油争端的收益明显时，停止军事行动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与此同时，

任何关于石油资源的信息或行为都会吸引国际社会的目光，它们会部分地、

间接地对国家发动石油战争的决策施加政治压力，进而促使双方采取温和的

方式解决利益争端。在战中阶段，围绕石油控制权的军事行动伴随着物质资

源的消耗，而双方物质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这种 “消耗战”不可能永远持续

下去。① 如果控制石油资源的成本使双方陷入相互损伤和报复的僵局，持续消

耗的代价超出双方所能承受的极限，那么停止战争将成为双方共识。与此同

时，如果国家间围绕石油控制权的争夺波及地区石油秩序和触犯大国石油利

益，或将争夺双方拖入到与另外一个大国的冲突或战争之中，那么双方则倾

向于中止战争，以避免外力反制所带来的高昂成本。换言之，当其他因素与

石油催化因素共同作用的成本小于自我克制的收益和外力介入成本时，存在

利益争夺的两个国家会选择规避战争或中止战争。

三 实证案例: 石油在中东战争中的作用

石油在中东战争中的催化或抑制作用，具体体现在诸多中东战争案例之

中。现选取利比亚与乍得战争、两伊战争的催化案例和巴林与卡塔尔哈瓦群

岛领土争端、埃及与以色列“六日战争”、海湾战争的抑制案例，以展现相关

因果机制在具体战争中是如何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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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石油催化作用为主导的案例

第一是利比亚与乍得战争。1969 年至 1991 年正值利比亚政治革命高峰时

期，为寻求泛阿拉伯的统一与团结，利比亚卷入了多场地区冲突和暴力斗争，

包括与埃及、坦桑尼亚和美国的国家间军事化争端。① 其中，利比亚与乍得之

间的 4 次边境战争持续时间最长、地区影响最大。此次边界战争并非因石油

而起，但石油因素在其中发挥着催化作用。一方面，利比亚对奥祖地带石油

资源存在占领野心。奥祖地带是一块狭长的沙漠地带，沿利比亚和乍得边界

横亘东西。自西方殖民者入侵以来，该地的归属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乍得独

立后继承了 1957 年法国与利比亚达成的边界协定，对奥祖地带进行管控。②

但随着奥祖地带发现大量石油资源，利比亚开始觊觎此地。1973 年，卡扎菲

以 1935 年签订却从未生效的 《罗马条约》 ( 亦即 《赖伐尔—墨索里尼条约》)

为由，出兵占领奥祖地带。③ 此举公开挑战非洲统一组织关于后殖民地边界不

可侵犯的基本共识。1975 年乍得向利比亚提出归还奥祖地带的要求，但遭到

卡扎菲的拒绝，后者声称奥祖地带是利比亚领土的 “自然延伸”。④ 另一方

面，石油收入推升了利比亚的侵占野心。卡扎菲执政初期，通过与西方石油

公司的对抗与谈判，将利比亚石油产业调整至有利于政权稳定的方向。1970

年 1 月，卡扎菲警告在利比亚运营的 21 家石油公司负责人，除非满足利比亚

政府公布的石油价格和税收标准，否则将终止它们在利比亚的石油生产。⑤ 西

方石油公司只能同意提高 20% 的特许权使用费。从 1971 年末到 1974 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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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打破政府与石油公司利润平分的原则，并掀起一波将美国和英国石油公

司进行国有化的浪潮。至此，利比亚步入石油繁荣发展期。卡扎菲将大量石

油收入用于购买军事装备，并将发展核武器提上议程。在 1973 年至 1983 年

的十年间，利比亚的武器购买金额达到 280 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4%。① 由此可见，在利比亚与乍得的边界战争中，石油因素起到了强化冲突

的作用。

事实上，石油抑制因素在利比亚的入侵行为中同样发挥着作用，但在力

图成为纳赛尔遗产守护者和泛阿拉伯运动领袖的卡扎菲看来微不足道。1980

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关闭和 1981 年埃克森等美国石油公司相继撤离利比

亚，使得利比亚石油产业蒙受巨大损失。利比亚的石油产量从每日 1 800 桶骤

降至 1 200 桶。当时的利比亚官员显然意识到用武力解决石油争端的代价，但

无法动摇卡扎菲成为地区大国的野心。当时任利比亚外交部部长阿里·奥加

利 ( Ali Aujali) 被问及利比亚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外交决策中是否考虑到

石油产业的影响时，他回忆道: “官员们当然知道会有代价，但那个时代属于

阿拉伯民族主义。”② 利比亚确实因石油抑制因素的影响而考虑过避免战争，

但为了追求地区大国的地位而选择承担入侵成本。

第二是两伊战争。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激起了伊斯兰世界的想

象力，即将伊斯兰教中长期致力于反世俗国家的理念变成了现实，这直接动

摇了阿拉伯世界中世俗政权的统治权威。③ 在萨达姆看来，伊朗伊斯兰革命是

恐惧与机会的结合。一方面，萨达姆担心伊拉克的什叶派穆斯林会追随霍梅

尼革命的脚步，危及其政权合法性。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正好

为萨达姆践行地区大国野心提供了 “机会窗口”。如果伊拉克能够在对伊朗的

战争中取得胜利，该国就有可能成为继埃及之后又一个新的 “阿拉伯世界领

袖”。④ 1980 年 9 月 22 日，伊拉克全面入侵伊朗。其中，石油因素发挥着火

上浇油的作用。其一，石油霸权成为伊拉克发动战争的诱惑。胡泽斯坦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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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Kenneth M. Pollack，Arabs at War: Military Effectiveness，1948 － 1991，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2，p. 362.

Jeff D. Colgan，Petro － Aggression When Oil Causes Wa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p. 150.

［美国］ J. L. 埃斯波西托著: 《伊斯兰威胁: 神话还是现实?》，东方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1999 年版，第 23 页。
Charles Tripp，A History of Iraq，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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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阿拉伯河下游地区，其石油储量占伊朗全国储量的 90%，是伊朗重要的石

油产地，地理位置与战略价值十分重要。伊拉克之所以选择将胡齐斯坦省作

为进攻目标，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 如果成功吞并石油资源丰富的胡齐斯坦

省，伊拉克的石油储备将大大扩充，成为海湾地区真正的石油霸主，进而提

升伊拉克在该地区的话语权和领导权。① 其二，石油收入为伊拉克的冒险行动

提供支撑。萨达姆执掌政权后，立即将伊拉克石油公司国有化，伊拉克的石

油产量迅速提升。此时恰逢 1973 年石油危机，全球油价的飙升使得伊拉克的

石油收入增长了 8 倍。其中，近 40% 的石油收入被萨达姆政府用于军事装备

采购。② 在 1973 年至 1980 年期间，伊拉克的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8%，是世界上军费支出占比最高的国家之一。③ 除了购买武器外，萨达姆政

权还利用石油收入巩固军事力量。从复兴党上台执政至两伊战争爆发前夕，

伊拉克军队人数由 8. 2 万人增长至 24. 2 万人。受此鼓舞，萨达姆对武力占领

胡泽斯坦省充满信心。

毫无疑问，石油抑制因素力图缓和两国之间持续恶化的冲突，但这些抑

制因素被其他因素所掩盖。其一，战争减少伊拉克的石油产量。入侵伊朗后，

伊拉克的石油产量从 1979 年的 350 万桶 /日下降到 1981 年的 90 万桶 /日。其

二，伊拉克的石油设施遭到伊朗的报复袭击。为了报复伊拉克多次发动对伊

朗游轮、货轮的袭船战，伊朗对伊拉克的石油基础设施和油轮运输生命线进

行轰炸。如此高昂的石油战争成本并未降低双方的战争欲望，最终导致双方

陷入长达 8 年之久的消耗战。根据美国军方获取的档案资料显示，萨达姆和

他的高级顾问在战前就已经意识到双方冲突的升级可能导致伊拉克石油出口

中断，但他们仍然认为发动战争的利大于弊。④

( 二) 石油抑制作用为主导的案例

第一是巴林与卡塔尔的哈瓦群岛领土争端。1936 年，美国旗下的巴林石

油公司和英国名下的英 ( 国) 伊 ( 朗) 石油公司就巴林和卡塔尔之间的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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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文海、冀开运: 《石油因素对两伊战争的影响》，第 120 页。
Jeff D. Colgan，Petro － Aggression When Oil Causes Wa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pp. 103 － 104.
Mahmoud A. El － Gamal and Amy Myers Jaffe，Oil，Dollars，Debt，and Crises: The Global Curse of

Black Gol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 90.
Jeff D. Colgan，Petro － Aggression When Oil Causes Wa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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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勘探权进行谈判，就此拉开两国围绕石油资源长达 65 年争夺的序幕。①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之前，在没有发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储备的情况下，双

方希冀通过大国协调的方式解决争端。1980 年 3 月，巴林确认在哈瓦群岛和

其他有争议的领土周围有数万亿桶的潜在石油资源，并同意美国石油公司勘

探开发该岛石油。随之，卡塔尔政府对此极为不满，声称该岛是卡塔尔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在沙特阿拉伯的调解下，两国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但 1986 年巴林在迪巴尔岛建立海岸警卫队站的行为彻底激怒了卡塔尔。卡塔

尔向哈瓦群岛派遣武装力量，并扣押巴林 29 名相关工作人员。巴林以严重警

告作为回应，并向哈瓦群岛部署军队，大战似乎一触即发。

但是，巴林和卡塔尔最终选择将哈瓦群岛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进行仲裁。

避免双方冲突走向战争的原因在于海湾合作委员会 ( 以下简称 “海合会”)

的施压和石油经济利益的激励。一方面，海合会采取紧急措施避免冲突扩大

化。面对突如其来的紧张局势，阿曼外交大臣苏尔坦·卡布斯以海合会主席

的身份分别向两国埃米尔进行口头劝说。在沙特阿拉伯的调解下，双方相继

把各自军队撤出争议区。② 随后，在海合会的推动下，双方将哈瓦群岛领土争

端提交国际仲裁。另一方面，解决哈瓦群岛领土争端所带来的经济收益为双

方和解提供激励。巴林曾两次试图在这些岛屿附近海域开采石油，但均以失

败告终。在此过程中，两国意识到只有领土争端得以妥当处理，争议地区的

石油资源才能转化为国家财富。③ 两国在 1997 年建立外交关系后认识到石油

合作比石油战争更有利于两国发展和地区稳定，进而同意接受国际法院的仲

裁。事实证明，巴林与卡塔尔确实从冲突缓和中获得了各自需要的经济利益。

2001 年两国领土边界争议得到解决，哈瓦群岛被划归巴林之后，巴林在获得

石油收入的同时，收获了价值数百万美元旅游经济收入。作为对卡塔尔的补

偿，巴林放弃对卡塔尔半岛北部祖巴尔地区的主张。正因为此，卡塔尔才得

以顺利开发北方气田 ( North Field) ，巩固了该国作为全球天然气出口量第三

的位置。④ 因此，巴林与卡塔尔并未因石油资源的控制权而走向战争，符合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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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Polak － Springer，“Bordering Zubara: Oil Politics，the 1937 Qatari － Bahraini Conflict，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Arabian ( Persian) Gulf Borderland”，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2020，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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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B. Allcock，Border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 3rd edition) ，Boston: Cengage Learning，p. 85.
Krista E. Wiegand，“Bahrain，Qatar， and the Hawar Islands: Ｒesolution of a Gulf Territorial

Dispute”，Middle East Journal，Vol. 66，No. 1，2012，p.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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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抑制机制中关于战前自我克制和外力约束的假设。

第二是埃及与以色列的“六日战争”。早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时，以色列就

企图控制意大利公司在西奈半岛的石油生产，以缓解以色列的能源缺口压力，

但在大国的干预下只能作罢。① 1967 年 6 月 5 日，以色列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

( 又称“六日战争”) ，将西奈半岛伯拉伊姆 ( Belayim) 、阿布鲁代斯 ( Abu －

Ｒudeis) 和摩根 ( Al － Morgan) 附近的油田占为己有，其中后者原油产量占

埃及总产量的 76%。在意大利石油公司的帮助下，以色列每年从这些油田大

约获取 600 万吨石油，几乎可以满足整个以色列的石油需求，甚至有余量可

供出口。② 自此，埃及与以色列围绕西奈半岛石油资源展开激烈斗争。两国不

断恶化的关系看似不可转圜，但最终却在石油因素的作用下走向和解。

从占领成本来看，以色列面临埃及猛烈的报复行动。纳赛尔在要求以色

列无条件归还西奈半岛无果的情况下，于 1967 年至 1970 年间对其发动 “消

耗战”，旨在迫使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岛。“消耗战”不仅导致以色列士兵伤亡

人数节节攀升，而且加剧了联合政府内部矛盾，最为重要的是由于以色列军

队被长期牵制在苏伊士运河附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及其他阿拉伯武装组织

趁势发展壮大，对以色列国家安全形成战略钳制。1973 年埃及与叙利亚合谋

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夺回西奈半岛和石油控制权。埃及和叙利亚两个前

线国家获得了利比亚、沙特、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等阿拉伯产油国的支

持，并将石油作为军事武器，阻滞西方大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结束了以色列

不可战胜的神话。③ 从国际干预来看，美国通过石油贸易的第三方担保力促两

国走向和谈。在美国的斡旋下，埃及和以色列分别于 1974 年和 1975 年举行

两轮会谈，其中石油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色列同意放弃西奈半岛及其油

田所有权，以换取和平。作为交换，以色列要求埃及做出具有约束性的军事

承诺，并长期向以色列出售固定数量的石油。④ 由于双方缺乏战略互信，谈判

很快陷入停滞。为了打破僵局，美国同意向以色列提供前所未有的石油保证，

·86·

①

②

③

④

Uri Bialer，Oil and the Arab － Israeli Conflict，1948 － 63，London: Palgrace Macmilla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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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换取双方的和解。① 石油贸易的达成加速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以色列

与埃及围绕石油资源从对抗走向合作的过程符合石油抑制机制中关于战中自

我克制和外力约束的假设。

第三是海湾战争。1990 年的海湾危机常常被视为“典型的石油战争”，但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致。其一，科威特的石油倾销行为加

剧伊拉克经济危机。科威特与其他阿拉伯债权国不同，不仅要求伊拉克偿还战

争债务，还向国际市场倾销过剩石油。对于伊拉克而言，每桶石油价格若下降 1

美元，其每年就要损失 10 亿美元。② 其二，征服科威特有助于缓解伊拉克的地

缘压力。在萨达姆看来，吞并科威特既能提升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储备，又能

获得现代化的出海良港，这将改善伊拉克在海湾地区的战略位置。③ 其三，战

争胜利有助于重塑伊拉克的大国地位。如果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接受伊拉克兼

并科威特这一事实，那么萨达姆将在阿拉伯世界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显然，以

上种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促使萨达姆选择通过战争来缓解国内外压力和改变地缘

环境。虽然科威特武装部队很快被击溃，但伊拉克也在多国联军的迫使下接受

停火。其中，外力约束在防止海湾危机走向失控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起初，联合国对伊拉克实施石油禁运，但收效甚微。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后不到一周，联合国安理会为敦促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先后通过多项决议，

对伊拉克实施包括石油禁运在内的强制性经济制裁、武器禁运及空中封锁。

这些决议为国际社会解决此次危机奠定了政治基础。在此背景下，伊拉克石

油的日出口量从 1989 年的 247 万桶下降到 1991 年的 4. 2 万桶。④ 随后，石油

消费国和输出国协同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报复。对于石油进口国而言，除了保

障自身的石油安全以外，干涉海湾危机的目的在于稳定国际石油市场，防止

出现灾难性的油价暴涨。正如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 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 所言，“如果世界上最大石油储备的控制权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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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色列无法在国际市场上购买足够 ( 或任何) 的石油，美国将提供它所需要的石油，如

果以色列可以购买石油，但没有运输手段，美国将提供运输支持。See Adam M. Howard，“Arab － Israeli
Dispute，1974 － 1976”， in Edward C. Keefer eds. ，Foreign Ｒ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9 － 1976，

Washington D. C. :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2，pp. 828 － 829.
［美国］ 小约瑟夫·奈、［加拿大］ 戴维·韦尔奇著: 《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 理论与历史》，

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 267 页。
陈建明编著: 《当代中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44 页。
See https: / /www. eia. gov /beta / international /data /browser，2022 － 07 － 07.



西亚非洲 2023 年第 2 期

萨达姆之手，那么我们的就业机会、生活方式……都将蒙受灾难。”对于石油

输出国而言，伊拉克的侵略行为对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周边国家的石油

安全产生了直接威胁。1991 年 1 月，以美国为首的 34 个国家组成联军对伊拉

克发动密集的空中轰炸。在此过程中，伊拉克 90% 的石油工业基础设施遭受

重创。① 国际干预和军事报复使得伊拉克占领科威特石油的成本高于其获得石

油所带来的收益。最终，伊拉克被迫撤出科威特。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海湾

危机的化解行动就是体现石油制约机制中外力反制作用的典型。

四 余论: 走出 “石油战争神话”的话语窠臼

百年来，人类对石油的依赖被证明是福也是祸。自 20 世纪初始，全球大

国和全球资本开始聚焦中东石油，石油因素逐渐与中东战争挂钩。无论冲突

双方因历史积怨、地缘纠葛、教派冲突、族群纷争还是外部干涉而走向对立，

只要有石油因素的介入，冲突即随之扩大化、激烈化，甚至走向战争。在此

背景下，中东战争中的 “石油战争神话”逐步构建，并将战争归因于国家的

石油野心。“石油战争神话”的拥趸以国家利益、地缘政治和霸权护持等理论

为支撑，运用“石油供需失衡论”“运输通道受阻论”和 “石油金融操控论”

等话语，影响国家政策且广而传播。在这套话语体系中，由于石油在世界地

缘政治斗争、国家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构建过程中占据特殊地位，中东国家

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和追寻大国地位，域外大国为了保障石油供应和谋求全球

霸权，不惜动用大规模军事力量夺取和控制石油资源。基于此，石油因素成

为分析中东战争诱因最具影响力的解释逻辑。但事实上，石油因素除了在中

东战争爆发中起到冲突强化的效果，同时也对战争具有抑制作用。话语与现

实之间的差异不得不让我们重新思考石油与中东战争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

上文分析不难发现，几乎没有哪一场战争单纯因为石油资源争夺而爆发。在

各种因素非线性交汇作用下，石油因素对国家冒险行为起到了催化作用。在

“石油战争神话”语境下，动机逻辑则等同于结果逻辑，实际上掩盖了其他

“有效因”的作用，这种错误引起了相当多本可避免的中东冲突和战争。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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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在中东战争中的作用: 论争、演进逻辑与现实

球能源转型和军事技术变革的今天，如何避免陷入 “石油战争神话”的话语

窠臼对于中东石油利益相关各国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增加石油战争的边际成本。列奥纳多·莫盖里 ( Leonardo Maugeri)

在其资源传记《石油时代》 ( The Age of Oil) 的序言中指出，“在整个历史中，

石油引发人们对神话的痴迷和对现实的恐惧，由此形成的国家政策极易给世

人带来负担。”换言之，沉湎于“石油战争神话”的国家往往低估石油战争在

招致别国敌意时所起的作用，进而激发国际冲突呈螺旋式上升。尽管石油资

源的累积性极具诱惑，但各国对以武力获取石油资源的态度基本上是相对克

制的。一方面，在地缘政治新格局下，由于武力解决石油争端缺乏道义支持

且风险较大，国家通过军事侵占争议地区的石油资源不再有利可图。另一方

面，随着国家间石油运输手段的多样、供应主体的多维和贸易形式的多元，

无论石油供应国还是石油消费国在面对石油安全问题时选择退出的机会成本

更富弹性。因此，在面对因石油资源问题引发的边界争端时，国家决策者不

应受到“石油战争神话”的干扰，仅在有限评估的情况下决定通过大规模军

事冲突解决石油争端，而应该重视发动石油战争的成本和代价。未来，围绕

石油争端的解决手段将从军事干预为主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并体现在

政治博弈、经济对抗和科技较量等领域。哪个国家能够更有效地融合各个领

域的优势并将其投射在石油资源争夺中，哪个国家就能在避免外部干预的背

景下掌握话语权。“竞争下的合作”将是未来世界石油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

第二，深化石油产业的国家间合作。当下，全球石油格局处于一种理性

主义主导的相互依存关系，但合作的绝对收益带来的共赢并不能掩盖相对收

益分配不平衡造成的冲突。石油出口国和石油进口国对石油安全的理解不同，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石油利益的定义不一，因此就会产生矛盾和摩擦。

解决矛盾的途径就是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平衡点，加强动态合作博弈。其

中，石油产业的对称互惠共享合作可以提高石油资源在市场上的配置效率，

使国家石油合作关系更为稳定和高效，降低石油催化战争因素的不利影响。

一方面，延伸石油产业链，增加国际石油合作的绝对收益。国际石油产业合

作的前提是合作国产业链上的互补和耦合。就全球石油产业链而言，发达国

家拥有高端装备技术，广大发展中国家石油资源丰富，二者在石油产业链上

中下游可进行有效对接，深化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促进包容发展。另一方

面，营造石油产业合作环境，实现优势互补。面对国际能源复杂多变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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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实现完全的能源自给和能源独立，国际合作已经成为

各国的必然选择。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明确的背

景下，各方应朝着互惠共生的石油合作方向发展，推动合作国互利共赢。

第三，丰富石油治理的参与机制。全球能源转型和军事技术革命正在弱

化石油资源的累积性，与之相伴的是各方获取石油资源手段的改变和石油战

争引发的国际制衡反应，但至少在未来几十年内，石油仍将是全球经贸格局

和国际地缘政治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为了规避石油战争所带来的危机与风

险，国际社会需重新思考如何发挥能源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通过争议的解

决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体系和安全保障一直依赖于西方

大国的军事霸权和联盟体系，这种不对称的合作模式虽然使得各方石油贸易

合作得以维系，但这种非国际协商的产物不仅面临不菲的军费开支，而且石

油问题的军事化只会加剧地区动荡，无益于地区安全，更不利于世界和平。

油权大国主导的石油安全保障机制和实践正变得日益勉强，但为中国参与国

际石油合作和处理石油争端提供了经验。作为严重依赖中东石油进口的中国

而言，应从时代背景以及自身情况出发，在增进与中东国家石油合作的同时，

利用好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积极融入中东石油治理机制，在现有国际合作

机制的基础上构建新型全球能源共享体系，推动能源争端解决机制向高效的

方向发展。总而言之，建立良好的国际能源合作机制，走出“石油战争神话”

的话语窠臼，石油利益相关方更能在全球能源结构震动时期达到某种相对稳

定的均衡态势，使各方利益得以兼顾且风险最小。

对战争的执迷以及对合作的坚信，是国际关系学中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两

种思潮对石油战略价值和市场价值的思考。无论是石油催化战争话语还是石油

抑制战争话语，其产生均有其历史背景，并折射出中东石油与国际政治经济格

局关系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东石油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

地位一再被神化，石油催化中东战争的话语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公认的解释逻

辑。随着全球能源相互依存的加深和国际能源市场参与主体的多元，人们对中

东石油的看法回归商品属性，石油安全共享格局逐步酝酿，石油抑制中东战争

的话语也随之被重视。作为不可忽视的补充性行为逻辑，石油抑制战争的作用

对于理解当代国际关系背景下相关利益方围绕中东石油的行为逻辑则至关重要。

( 责任编辑: 史晓曦 责任校对: 詹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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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and antagonism in Africa，and thereby dissolve an already fragile national identity.
Africa’s health security concerns need to be addressed by African countries together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ince the dispatch of the first medical team to
Africa in 1963，China － Africa health security cooperation has gone through sixty
years. Among them，the SAＲS epidemic has significantly raised China’s awareness
of the securitization of health issues and incorporate it into China’s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The Ebola epidemic is a key test for China and Africa to jointly address health
security challenges. The COVID － 19 epidemic has drawn atten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health security issues. The practice of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to
fight against COVID －19 has deepened and enriched the idea of China － Africa
Health Community. Based on principles of equality，dialogue and development，
guided by the mechanism of FOCAC，China － Africa health security cooperation has
gradually formed a distinctive model，which focuses on urgently needed areas. China －
Africa health security cooperation has indeed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ensuring the safety of African people，promoting Afric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s well as resolving its health security hurdles.
Key words: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Africa’s health security; China － Africa
Health Community; COVID －19 pandemic

The Ｒole of Oil in the Middle East War: Controversy，Evolutionary Logic
and Ｒeality
Zhao Yuechen ＆ Wu Lei

Abstract: The nearly 100 － year history of wars in the Middle East is a history
linked together with oil， according to most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This discourse，which blames oil for all Middle Eastern wars，is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logic of resource warfare and energy realism， resulting in a
neglected exploration of oil resources’role in preventing war. Indeed，the oil factor
can precipitate a war as well as inhibit it. Oil resources，the allure of oil power，and
the support of oil revenues have increased states ＇ willingness to use force to settle
disputes over interests. While，concerned about the cost of occupation，the risk of
retaliation，the possibility of foreign intervention，and the expectation of benefits
from cooperation，the conflicting parties would seek to cease fighting and end the
war. The outcome of the war is determined by the state’s assessment of the benefits
of oil versus the costs of war. The two roles of the oil factor in Middle East war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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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ed in cases of catalysis，such as the Libya － Chad conflict and the Iran － Iraq
war，while also cases of inhibition，such as the Hawar Islands dispute，the Six －
Day War，and the Gulf War. In an era of global energy transition and military －
technical innovations， the frequency of conflict over Middle East oil resources is
uncertain，but large － scale wars for control of the oil resources are highly
improbable.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cost of waging oil wars，the normalization of
oil industry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will effectively prevent interested parties from falling into the stereotype of
the“Oil War Myth”in the future.
Key words: Middle East War; oil; cumulative resource; “Oil War Myth”

Ｒealistic Dilemma and Path Selection of Security Governance in the Ｒed
Sea Ｒegion
Wang Guangda ＆ Ma Xiaodo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security governance in the Ｒed Sea region has faced
increasingly severe challenges.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shows new features
and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plex，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intensified trend of
“militarization”in the Ｒed Sea region，the intense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between
countri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region，as well as intertwined 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and non － 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such as terrorism， refugees， illegal
immigration，piracy and maritime crimes. The reason lies in that the countries in the
Ｒed Sea region mainly focus on coping with their own political transition，their own
lack of maritime governance capabilities，multi － layer conflicts between countries，
and intensified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ll these have led to reg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in a dilemma. Against this background，the United States，the European
Union，the African Union，the IGAD and the Arab countries are all exploring and
establishing their own leading solutions for security governance in the Ｒed Sea
region，but their solutions are all limited.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the sea，the path of security governance in the Ｒed Sea region
should start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promo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chaos to
governance within regions and countrie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o promote security through development; establishing an inclusive
security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build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the Ｒed Sea
region，with the aim of building the Ｒed Sea as a sea of peace，cooper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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